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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杨绛所有的创作中，叙写的人没有大善或者大恶，都是在俗世中挣扎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杨绛

从苦难中找寻个人价值。她在创作中冷静客观地描写世态人情，这与在现实生存经验中锻炼个人灵魂形

成了互补。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杨绛对于个体价值的追求，分别为对读者个体价值的重视、人情世态

的温情揭露、自我信仰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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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o good characters or vicious characters in literary works of Yang Jiang, but the average 
people struggling in the secular world are everywhere in her creative experience. In real life, Yang 
Jiang seeks personal value in suffering. She calmly and objectively describes the way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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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reation, which ha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the living experience of exercising per-
sonal soul. This paper describes Yang Jiang’s pursuit of individual value for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value, the tender disclosure of human world and the gen-
eration of self-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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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读者个体价值的重视 

杨绛创作不以真人真事为主，否则作品内容会有创作者内在的情感。她不喜欢《简爱》，就是因为

如果有作家的影子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而且她描述对话和叙写故事像奥斯汀一样都不加以解释，创作

经过作家的理智虚构拉长与现实的距离，超越了物理时空，用理智约束了情感过剩从而具有了普遍性，

让读者在虚构的距离中得以“静观”。这种隔离事外的叙述策略给了读者充分的私人阅读空间。 
在长篇小说《洗澡》中姚宓和许彦成就是从人性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发乎情，止乎礼”，理智束缚的

礼仪约束了二人不符伦常的婚外恋，在第一部中的结尾成为了好朋友，在《洗澡之后》二人弥补了之前的

遗憾形成了小团圆的结局，杨绛精心安排让他们“合情合理”地在一起。许彦成的妻子被发配到偏远乡下

进行劳动改造，她与同为“右派”的叶丹产生了感情，回京后主动与许彦成提出了分手，反而成全了许姚

二人，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在杨绛的创作生涯中，《洗澡》和《洗澡之后》是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

并且后者是为了避免读者认为许彦成和姚宓偷情而做的续篇，在七篇短篇小说中的创造中，涉及男女婚恋

就占据了六篇，除了沦陷区的上海创作的《称心如意》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其他的创作都没有像许彦成

和姚宓的恋爱一样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秩序下都完美地结合。杨绛不以真人真事先入为主的独立创作观为何

却要受读者“误读”影响而去写续篇呢？这与杨绛特别重视读者个体价值、建构自我空间有关。 
在杨绛的翻译观中提出了“一仆二主”，作者“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1] (p. 347)，把原作中字句的意义和含蕴传达给读者。她把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也应用在了自己的小说创作

中。在发现读者“误读”《洗澡》中许姚二人的纯洁友情之后，杨绛对此并没有置之不理，在 98 岁高龄

对此进行补白，于《洗澡之后》续写前者的未尽之意，让读者在阅读体验感中进行主体价值的重建，传

达出许姚二人并非是肮脏的偷情而是纯洁友谊的理念。杨绛与读者互动不仅如此，在 1980 年以来《围城》

的大火让读者对于这部炙手可热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对于钱钟书面对读者来信和登门拜访表示

歉意，甚至作品最初问世后遭受评论界的非议致使钱锺书对于小说进行封笔，杨绛却为《围城》做注，

她曾“笑比他们的翻译比作荷马《奥德赛》女主角为公公织的布，织了拆，拆了又织”[2] (p. 253)，她对

于读者的热情又何尝不是呢？她把作品拆的七零八碎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杨绛对读者阅读态度的

爱怜，与此相对应她却不屑于评论者的考语，评论家“自己不能创作，或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

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3] (p. 322)，“一部小说如有价值，自会有读者欣赏”[1] (p. 345)，
她相信读者不必借助评论者的三方力量可以自主对作品进行价值建设。她对读者个体价值的信任根植于

她一生都相信人性的良善。评论者作为第三方的引领者以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移入读者的思维，不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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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故事的完整性，连对于读者基本的阅读体验也剥夺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在道德上的急于求成往往依靠他人的力量进行自我空间的建构，比如“乡约中

的彰善纠错”，“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4]，杨绛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而非第三方评论者干预的

态度上可以说是对于传统道德建设观的一个反拨。在春秋时期的原典儒学以血缘为基础“以仁释礼”，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及国的公私不分个体则需要在等级秩序中实现自我价值，杨绛基于此也

是对于儒家在人际关系中确立主体价值的一个反拨。在中国特殊时期，她内在私人空间不仅没有被侵占，

反而是“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乞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

些。我还是依然故我”[3] (p. 51)。 

2. 团圆结局下对人性温情的体谅 

杨绛天性本善，但也深知人的劣根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走向善的对立面。但是她并不刻画人物

性格的转变，写人物也只写表面。她为了故事的客观性没有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叙述者的隐藏有时候不

得不通过人物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由于对话受环境以及个体受理性思维的影响，作者很难在无目的，

无意识的状态下刻画内心原始的复杂情感，杨绛并“不挖出人心摆在手术台上细细解剖”[1] (p. 343)，人

物性格也不会随着事态的发展产生质的突变，因此她的创作中都是对人情世态的客观揭露。 
倘若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好人，就会有剧烈的外在冲突，她在作品中没有改造人性的恶或者扩

展人性的善，而是通过消解矛盾对人性弱点显示充分的同情。在短篇小说中除了《事业》中以振华老校

长王季玉为原型表达对老校长的敬爱，其它均是男女婚恋关系，青年男女择偶时青春的忧愁与冲动，中

年婚姻的起伏与波澜，新旧男女的谬恋，“温家园”的男女交际等等。《璐璐，不用愁》中璐璐择偶时

三心二意，举棋不定最终失去了两位爱慕她的男性，当她为此感到难过时，申请美国免费学额的信件让

她喜笑颜开，意外之喜弥补了她内心的空虚；《小阳春》中俞斌博士在中年中对于自己的生理机制以及

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危机感，在有青春活力年轻貌美的胡小姐产生了爱慕之情，在短暂的心神荡漾之后发

现自己只是一个备胎，最终劝诫胡小姐和其男友订婚自己回归家庭，亲手把这段还未开始就结束的婚外

恋扼杀在摇篮里。在以上小说的结局中矛盾逐渐被消释，回归于“无事之中”，在这团圆结局的建构背后

是杨绛对人性温情的体谅以及杨绛始终向善的心。 
一部作品虚构的意义就在于让生活拥有希望，如果都是残酷的现实和人性的恶，那么整个作品就会

非常的压抑。早有学者认识到在文学中经常会有“纯洁无辜的小孩子”的艺术形象，把他作为一个亮点

去平衡所有人的罪[5] (p. 178)；曹禺在《雷雨》中创造的周冲这个人物形象同样是代表着信念，理想和自

由。同样，杨绛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璐璐的虚伪与势力，俞斌回春的丑态，郝志杰的三心二意，

温家园太太们的勾心斗角等等，但是却看不到作品的窒息感，巧妙的设计反而会让读者于不经意间露出

“会心的微笑”。她也没有刻意创造某一个纯洁无暇的人物形象去中和反衬人性的复杂，社会的黑暗，

让人们急于抓住那个救赎的艺术形象去平衡自己的心理。她是通过消解矛盾进而透露出人性向上的进取

之心，读者也会因理性的人心秩序感到舒心。比如璐璐虽然因为情感的三心二意失去了恋人，但她并没

有因此而堕落，学业上的成功反而促进了她向上进取的心；余斌虽然贪慕第三者胡若渠的青春，但他的

理性又意识到了青春不再的客观事实；郝志杰对自己的初恋念念不忘，但初恋丑陋可鄙的形象终让他不

沉湎于虚妄的幻想。可见，杨绛作品中并没有暴力与死亡，也没有混乱与无序，她在感性的氛围之中创

造了理性的内容，在暴露人性弱点的同时也给与他们充分的体谅，在理性的人心秩序上进行自我调解。 
总之，杨绛在作品中平铺性格、中和结局、柔化氛围，显示出了与时代的“距离感”，她在古典的

感受中把人情世态展示出来，却并不借助外在的力量改造人性的恶，于温和的结局进行讽喻，哀怜她笔

下的人物。她的这种温情是对人性良善的信念，从创造的发生心理来看，她坚守人的灵性良心，认为“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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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心，人皆有之”[6] (p. 2)，而“‘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裸裸的身体，还是赤裸裸的心。’人

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3] (p. 326)，所以她不忍《雷雨》中暴风雨式的压抑与

《哈姆雷特》式的毁灭结局。相对于作品中温情地展露人性的弱点，杨绛的一生都在进行尽心自我诘问，

在苦难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 

3. 现实体验中信仰的生成 

杨绛认为人生实苦，巨大的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上的复杂关

系又是不可避免的，与世无争，“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人世间只是争名夺位的‘名利场’”[7] (p. 92)。她在乱世之中为了保护自己的本心，时刻维持自己的

灵性良心，即实现个体的价值的方式就是在苦难中锻炼自己、完善自己，保持一颗人生向上的心——这

便是杨绛的人生信仰。 
杨绛在家里为了爸爸忍受大姐姐的暴躁脾气，养成了宽忍耐的性格。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

她下嫁到钱家做儿媳任劳任怨，不仅遵守旧礼行规行跪拜之礼，并且在 40 年代生存艰难的“孤岛”上海

甘做“灶下婢”。杨绛当时凭借“喜剧双壁”已经比钱钟书出名，却打点内外让钱钟书安心创作《围城》，

因为她深知钱钟书的价值。为求生存，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四处奔波。她所写的“喜剧双壁”就是为了

让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看到希望与信念。同时，杨绛也看到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在其纪实性散文中描

述了很多处境艰难的普罗大众，比如深受丈夫“压迫”而不自知的顺姐、任劳任怨却不受儿女待见的林

奶奶、靠三轮车艰难维持生计的老王。艰难的生存境遇并没有让他们沦为社会的堕落者，他们反而都有

高尚的道德情操。 
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我国先哲庄子的答案是要求人回到原始的状态中“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

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自由人格，否定一切文明和文化，历史的年轮终究不可能

是倒退的。杨降继承了庄子个体自由的审美理想，却并没有像庄子一样极端退守，而把庄子式的生命秩

序科学化与现实化。她在人世间的伦理秩序中肯吃苦，面对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含忍追求自己的精

神自由，从而达到庄子的“不物于物”的“大我”。而她的“向上之气”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和人性的

依赖[8]。 
在《走到人生边上》，96 岁的杨绛细细阐述了有关于人的问题，她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结合个人经

验来探索人生的价值，坚定了她生而为人的信仰–锻炼灵魂。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人作为万物之灵兼有“食色性也”和灵性良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欲念也在觉醒，人的兽性

和灵性就会相互争夺，倘若凭借灵性良心的管束，那么就会超越肉体的“小我”达到“不物于物”的“大

我”的境地。但是她并不要求人人都要成为圣人，体贴普通老百姓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家庭出生，禀

赋天性等等也非人力所控制，人各有命，又岂能要求“人人皆可成尧舜”，只要他们的灵性良心起作用，

认识到自己的私欲不自欺欺人就很了不起了。 
其次多数人宽容自己的私心，在不同程度上自欺欺人，杨绛先生慈悲地发出喟叹“人在当时处境中，

像漩涡中的一片落叶或枯草，身不由己”[7] (p. 64)。但人类为万物之灵，她用历史的轨迹证明人能够在

造化弄人的世界中用灵性良心不断认识自然，从天圆地方到地球中心论，从太阳系的六个行星到现在的

大个行星，人类从未停止对文明与理性的追求；人类也能够用自己的灵性良心发展杀生成仁的善。 
最后杨绛希望人们通过合适的方法用灵性良心锻炼自己的灵魂，不仅有身后名的英雄们是有价值的，

人世间默默无闻的人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个体也同样值得尊重。每个生命个体“有了信

仰，人生才能有价值”[7] (p. 111)，但是没经锻炼，仅仅服从于肉体的欲望不加克制，信仰是不会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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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人世倾轧、天灾人祸、命由天定的种种因素下，在苦痛之中认识自己、锻炼自己、洗涤自己是上

帝给每一个人创造的公平机会，唯有此，个体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在杨绛所有作品中的人情世态并

没有传达出这样的价值观念，有的只是温情地揭露，理解之中却又不乏同情，人心向善的信念、人生向

上的信仰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是她文学创作与生存经验永恒的主题，因而她的创作与她一生的经

验所得形成了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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